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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少 年
時 代 便 聽 說 過
這 樣 的 民 謠 ：
「懸 空 寺 ， 半

天 高 ， 三 根 馬
尾 空 中 吊 。 」

三根馬尾就能把一座廟吊在半空
？哄誰呀！可來自大同的同學講
： 「不信？趕明兒自己去看看就
知道了。」這次，收到 「安安之
旅」組織赴大同遊覽懸空寺、應
縣木塔和雲岡石窟的通知，我們
興奮不已，立即報名參加，想去
圓埋在心底幾十年的夢。

懸空寺位於恒山金龍峽翠屏
峰的懸崖絕壁上。來到金龍峽，
只見危崖壁立，一水中流，西側
翠屏峰半山的峭壁上，高聳着幾
重殿堂樓閣的古剎，上負危崖，
下臨深谷；雖說不是用三根馬尾
吊着，但見它空懸於幾十根長長
短短碗口粗細的立柱之上，搖搖
欲墜，猶如隨時準備乘風飛去的
雛鳳，其驚險並不亞於吊在三根
馬尾上。

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
的懸空寺，始建於北魏太和年間
。當時為何要將寺廟建在這危崖
峭壁上呢？相傳有兩種說法：其
一是當年每當雨季，各峪口的山
洪夾帶着泥沙，齊匯聚翠屏峰下

的唐峪河，河水陡增，像一條金龍翻騰咆哮，殃及
百姓，在山崖間築廟，為的是降龍滅災。另一說法
是，北魏時金龍峽是高官、僧侶前往五台山禮拜的
必經之地，在這裡築廟可供途中修道、禮佛，但礙
於峽窄流急，無法在河岸上築廟。考慮到 「上延霄
客，下絕囂塵」的祖訓，便用自古以山崖為依託懸
木築棧道的原理，將廟建在山腰。

我們沿峽谷南行，仍可見谷底兩側崖壁上，北
魏時開鑿的一長排方形用於構築古棧道的石孔，令
人遙想當年達官、商旅和香客們成群結隊，伴着濤
聲，穿過危崖棧道往返平城、五台山的盛景。我們
越過一座小橋，來到西側翠屏峰下，迎面一巨石鑴
刻 「壯觀」二字，筆力雄渾，相傳是大唐開元二十
三年（公元七三五年）詩人李白慕名遊此留下的墨
迹。抬頭仰望，更覺危崖高聳，樓閣飛檐似真似幻
，悠乎縹緲，恍在雲中，忽憶起明代王湛初詩云：
「誰鑿高山石，凌空構梵宮。蜃樓疑海上，鳥道沒

雲中。」以我們古稀之年的腳力，能否攀上那 「梵
宮」、 「蜃樓」？心中不禁有些膽怯。但在邢導和
同行遊客的鼓勵下，仍鼓着勇氣沿石徑拾級而上，
入山門，跨庭院，穿雲窗，繞迴廊。雖說空間狹小
，整個建築面積僅一百五十二平方米，卻像其他寺
廟一樣，鐘鼓樓、過殿、大殿、配殿、耳殿、經閣
等形制一應俱全。但見方寸之間，四十餘間廳堂殿
閣參差錯落，安排有序。上上下下，層層疊疊，梯
轉檻迴，撲朔迷離。而南北遙相呼應的兩座三層九
脊的主殿之間，相隔數丈斷崖，構築棧道相通，行
走其上，聽山風呼呼，如龍吟虎嘯；望青天一線，
似雲飛浪捲。我們不僅未覺其險，反倒有步雲階，
登天庭之感。古人這種憑崖借力，用石窟、天窗、
木梯、棧道將整個建築聯成一體，似虛而實，若危
而安，安中見奇，奇中露巧，不禁令人由衷地讚嘆
。壁龕殿堂中，八十餘尊銅澆、鐵鑄、石雕、泥塑
的佛像，個個神態自然、栩栩如生，堪稱藝術瑰寶
。最是那建在懸空寺最高處的三教殿中，分別代表
着佛、道、儒三家鼻祖的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同
居一處，共享香火，接受三家弟子們禮拜、進表。
懸空寺原名 「玄空寺」，現山門南崖仍可見 「玄空
寺」題刻，即取道家之 「玄」，佛家之 「空」。魏
晉時期，文人們用老子的哲學思想融入儒家經義，
至金代已集三教於一寺，這種三教合一，各敬所尊
，合偕相處，互不相擾的理念，不僅促進了當時北
嶽恒山地區佛、道、儒三教合偕共進的新局面，在
當今世界教派之間紛爭不已的情況下，也有可資借
鑒的意義。

當我們步出山門，回望那懸於危崖陡壁上的懸
空寺，不禁又想起少年時聽過的那句民謠，只覺此
行不虛，感慨良多。三教殿旁的石壁上，古人 「公
輸天巧」的題刻，充分概括了這座歷時一千五百餘
年， 「懸」於危崖絕壁之上的玲瓏奇巧，美輪美奐
的古剎設計與建造者們的聰明才智。

黛
玉
焚
詩
，
有
過
幾
次
。
最
後
一
次
是
在
臨
死
前
。
她
感
覺
到
知
音
已

絕
，
詩
稿
何
存
，
對
人
世
徹
底
絕
望
，
於
是
焚
毁
詩
稿
，
其
實
她
平
時
也
焚

過
詩
稿
。
那
原
因
，
多
因
對
詩
作
質
量
不
滿
意
。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一
次
，
是
菊
花
詩
奪
魁
之
後
再
作
螃
蟹
詩
。
《
紅
樓
夢

》
第
三
十
八
回
，
大
觀
園
持
螯
賞
桂
，
大
家
寫
詩
。
﹁今
日
公
評
：
《
詠
菊

》
第
一
，
《
問
菊
》
第
二
，
《
菊
夢
》
第
三
，
題
目
新
，
詩
也
新
，
立
意
更

新
，
惱
不
得
要
推
瀟
湘
妃
子
為
魁
﹂
。
此
後
寶
玉
寫
了
一
首
螃
蟹
詩
，
頗
為

自
得
，
說
：
﹁我
已
吟
成
，
誰
還
敢
作
呢
？
﹂
不
料
黛
玉
卻
第
一
個
表
態
：

﹁這
樣
的
詩
，
一
時
要
一
百
首
也
有
。
﹂
於
是
一
揮
而
就
。
寶
玉
正
待
喝
彩

，
黛
玉
便
一
把
撕
了
，
命
人
燒
去
。

黛
玉
燒
掉
的
這
首
詩
，
並
非
不
堪
一
讀
。
原
稿
是
：
﹁鐵
甲
長
戈
死
未

忘
，
堆
盤
色
相
喜
先
嘗
。
螯
封
嫩
玉
雙
雙
滿
，
殼
凸
紅
脂
塊
塊
香
。
多
肉
更

憐
卿
八
足
，
助
情
誰
勸
我
千
觴
？
對
斯
佳
品
酬
佳
節
，
桂
拂
清
風
菊
帶
霜
。

﹂
從
舊
體
詩
的
格
律
說
，
完
全
符
合
要
求
，
不
像
有
些
人
不
懂
裝
懂
；
從
題

目
題
材
的
選
擇
說
，
確
實
寫
的
是
螃
蟹
，
不
像
有
些
人
離
題
萬
里
。
對
舊
體

詩
而
言
，
這
是
兩
條
起
碼
的
要
求
。
現
在
許
多
人
寫
的
舊
體
詩
，
連
這
兩
條

起
碼
的
要
求
都
不
懂
，
偏
偏
喜
歡
到
處
炫
耀
自
己
的
大

作
。
黛
玉
達
到
了
基
本
要
求
，
自
己
卻
不
滿
意
，
命
人

焚
去
。
這
種
對
比
，
也
非
常
有
趣
。

黛
玉
沒
有
說
明
自
己
為
什
麼
不
滿
意
。
不
過
，
可

以
分
析
。
黛
玉
這
首
詩
，
是
因
為
不
滿
意
寶
玉
之
作
而

特
意
寫
的
。
寶
玉
原
作
是
：
﹁持
螯
更
喜
桂
陰
涼
，
潑

醋
擂
薑
興
欲
狂
。
饕
餮
王
孫
應
有
酒
，
橫
行
公
子
卻
無

腸
。
臍
間
積
冷
饞
忘
忌
，
指
上
沾
腥
洗
尚
香
。
原
為
世

人
美
口
腹
，
坡
仙
曾
笑
一
生
忙
。
﹂
黛
玉
對
此
不
滿
意

，
批
評
說
：
﹁這
樣
的
詩
，
一
時
要
一
百
首
也
有
。
﹂

意
思
說
，
缺
少
思
考
。
一
時
寫
一

百
首
，
注
意
力
全
部
集
中
在
﹁寫

﹂
上
，
當
然
沒
有
時
間
去
進
行
思

考
。
有
作
者
曾
經
連
續
多
少
天
給

一
家
報
社
每
天
發
時
評
稿
五
六
篇

，
編
輯
回
應
說
：
﹁非
常
佩
服
先

生
的
神
速
，
但
是
，
請
問
先
生
是

用
什
麼
時
間
進
行
思
考
呢
？
﹂
時

評
界
一
時
引
為
笑
談
。
沒
有
思
考
的
﹁詩
﹂
，
會
是
什

麼
呢
？
實
際
上
，
沒
有
思
考
的
﹁詩
﹂
，
或
為
應
景
，

或
為
應
酬
，
或
為
應
命
。
應
景
者
，
浮
光
掠
影
寫
點
表

象
；
應
酬
者
，
投
桃
報
李
寫
點
感
謝
；
應
命
者
，
歌
功

頌
德
寫
點
口
號
。
一
句
話
，
缺
少
思
想
內
涵
。
寶
玉
這

首
螃
蟹
詩
有
什
麼
思
想
內
涵
呢
？
看
不
出
。
充
其
量
，

可
以
名
之
曰
應
景
詩
，
所
以
黛
玉
不
滿
意
。
黛
玉
自
己

寫
的
那
首
詩
，
原
是
為
着
諷
刺
寶
玉
做
的
應
景
詩
，
而

故
意
模
仿
之
作
。
所
以
，
她
寫
的
和
寶
玉
寫
的
，
雖
然

遣
詞
造
句
各
有
不
同
，
寫
螃
蟹
也
算
色
香
味
俱
全
，
但

是
在
她
自
己
看
來
，
卻
屬
於
﹁一
時
要
一
百
首
也
有
﹂

的
水
平
，
只
能
命
人
燒
去
。
黛
玉
不
是
﹁梨
花
體
﹂
或

別
的
什
麼
體
﹁詩
人
﹂
，
永
遠
也
不
會
把
﹁一
隻
螞
蟻
，
另
一
隻
螞
蟻
，
一

群
螞
蟻
／
可
能
還
有
更
多
的
螞
蟻
﹂
這
種
不
知
所
云
的
﹁詩
﹂
當
回
事
。
要

她
去
﹁創
作
﹂
什
麼
﹁毫
無
疑
問
／
我
做
的
餡
餅
／
是
全
天
下
／
最
好
吃
的

﹂
之
類
，
還
不
如
殺
了
她
。

可
以
印
證
的
是
，
黛
玉
焚
稿
之
際
，
寶
釵
也
做
過
一
首
詩
。
寶
釵
詩
中

﹁眼
前
道
路
無
經
緯
，
皮
裡
春
秋
空
黑
黃
﹂
等
句
，
讓
人
眼
前
一
亮
。
眾
人

看
罷
，
都
說
是
食
螃
蟹
絕
唱
，
﹁這
些
小
題
目
，
原
要
寓
大
意
才
算
是
大
才

，
只
是
諷
刺
世
人
太
毒
了
些
﹂
。
對
此
，
黛
玉
不
持
異
議
。
等
於
說
，
她
認

同
大
家
的
看
法
。
畢
竟
﹁眼
前
道
路
無
經
緯
，
皮
裡
春
秋
空
黑
黃
﹂
這
一
聯

寓
意
十
分
深
刻
。
寶
釵
雖
然
寫
的
也
是
持
螯
賞
桂
之
景
，
卻
因
此
拓
開
視
野

，
全
詩
意
境
便
不
再
局
限
在
眼
前
風
光
之
內
，
而
成
為
一
首
耐
人
尋
味
的
諷

刺
詩
。
《
詩
人
玉
屑
》
卷
六
引
東
坡
語
：
﹁詩
者
，
不
可
言
語
求
而
得
，
必

將
觀
其
意
焉
。
故
其
譏
刺
是
人
也
，
不
言
其
所
為
之
惡
，
而
言
其
爵
位
之
尊

，
車
服
之
美
，
而
民
疾
之
，
已
見
其
不
堪
也
。
﹂
又
引
迂
叟
語
曰
：
﹁古
人

為
詩
，
貴
於
意
在
言
外
，
使
人
思
而
得
之
，
故
言
之
者
無
罪
，
聞
之
者
足
以

戒
也
。
﹂
寶
釵
螃
蟹
詩
所
謂
﹁小
題
目
，
原
要
寓
大
意
﹂
，
可
謂
得
此
三
昧

。
這
樣
的
詩
，
可
遇
而
不
可
求
，
永
遠
不
可
能
﹁一
時
要
一
百
首
也
有

﹂
的
。

一座城市，一個鄉鎮，因為有了老
房子，在繁華或空曠中才有了一份精緻
和柔情。那些馬頭牆，那些木雕石雕磚
雕，顯示出老房子的家世與身份，傲慢
與尊貴已被掩蓋在歷史的厚重的積塵裡
了。

早先，老房子裡外，生活邏輯完全不同的人們生活在同
一個空間，彼此卻幾乎完全沒有內在的聯繫，全然沒有因為
區域的共通而有相互滲透的需要。他們按各自的生活方式生
活，沒有了解彼此的可能，也沒有了解彼此的願望。就這樣
，一部分人寫着這座城市、這個鄉鎮的優雅、文明和先鋒，
而另部分人寫着這座城市這個鄉鎮的古樸、淳厚和世俗。然
而，滄海桑田，世移時遷，這些原先是豪宅富第的變成了
「古董」，它們展示的古舊情懷，誘人去追逐久遠的已往的

東西……
我正是抱着一種追遠懷舊情緒去走近虞宅的。
虞宅位於浙江省慈溪市龍山鎮山下村，在二○○一年七

月，這裡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第五次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虞宅是近代著名工商界巨子虞洽卿（一八六七至一九四

五年）在上海經商發蹟後在家鄉營造的私第。虞宅共有五進
院落，它中西合璧的布局與建築風格，明顯地呈現了近代中
國上層資產階級在建築審美心態上的嬗變過程，同時也折射
出處於文化轉型時期的虞氏本人的生活時尚，思想觀念轉變
的心路歷程。

虞宅佔地約一點五萬平方米，建築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
。正廳命曰 「天敍堂」，含有聚天倫之樂的意思。主體建築
分兩期建成，獨立成院，南部中式庭院，北部西式別墅。南
部三進中式庭院建於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間；北部兩進西
式別墅則建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前後相距十年。中

式結構樑柱雕鏤工細，亦雕亦畫，或非雕即畫，雕畫細緻入
微，花鳥走獸，栩栩如生，人物故事，生動傳神。西式別墅
，雍容典雅，花崗石柱，馬賽克地面，大壁爐，水晶燈，紅
木傢具，石膏平頂，門窗的玻璃裝置也很講究，在上世紀二
十年代是一流的，顯示出天叙堂主人的尊貴和氣派。虞氏兩
個階段的建築群落均代表了當時建築工藝所能達到的水準，
這種中西兩類風格強烈對比的建築群，有其典型意義，是中
國近代文化轉型時期極具代表性的歷史例證，在全國亦鮮有
實例。

在天叙堂踏着重新油漆一新的地板，我似乎感覺有種聲
音在呼喚，但又說不出究竟是什麼。老實說，我來探訪虞宅
，是帶點獵奇的心理的，因為宅主虞洽卿就是一位富於傳奇
色彩的人物──

他出生於一戶貧苦的裁縫之家。十五歲時在上海瑞康顏
料行學生意，後來又先後在德商魯麟洋行、華俄道勝銀行、
荷蘭銀行供職。一九○六年春，虞洽卿與清末端方、載澤、
戴鴻慈、李盛鐸、尚其芳等 「五大臣」赴日考察，回來後上
疏慈禧太后，提出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銀行的主張，因其主張
剴切中肯而被採納，一九○八年，我國第一家私人銀行──
四明銀行在上海成立，虞被推為理事。次年，他又發起創辦
了寧紹輪船公司，自任總經理。幾年後，虞洽卿又創辦了三
北（慈溪舊稱 「三北」）輪船公司、寧興輪船公司和鴻安輪
船公司，為發展我國的民族航運業做出了貢獻。虞洽卿在這
一時期，騰出房子供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從事秘密活動，派
人保護同盟會上海支部負責人陳其美的安全，捐款解決臨時
政府的財政困難，在物力財力上支持了辛亥革命。

此外，虞洽卿還創辦了 「南洋勸業會」，對中外物資交
流起到一定作用；他又十分關心家鄉的公益事業，出資創辦
學校，疏浚鳳浦湖、興建鎮勝、鎮大、鎮駱等公路，深得家

鄉人民和旅滬同鄉的讚賞。當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日本軍
方在朝鮮煽動排華反華浪潮時，他又率先在上海組織反日援
僑委員會，宣布與日本經濟斷交，表現了一個民營資本家的
愛國立場。

我邊想邊走遍了這南北兩組中西合璧的所有地方，我幾
次停留在廊上和過道間，只感到這個下午靜得出奇，靜得令
人感到有點心悸。後來我在西式別墅樓上的花崗石平台上小
憩，這裡高敞清爽，靜淨無塵，遙想主人當年，嘉朋登門，
憩此茗談，短童侍應，狂客披襟，申眉高論，莊諧雜作，其
樂也何如！涉此遐想，真願邀知己二三，坐對山色，觀其層
巒疊嶂，雲舒雲捲，負暄閑談，放言無忌，真是欲去依依有
餘戀矣。

在這空無第二人的虞宅中，我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進
了中世紀的古堡，幽深、神秘、窵遠、空曠，說不定從什麼
地方會突然出現一個怪物，嚇你個半死不活。我問自己：如
果讓我一個人生活在這大宅院裡，我會有這勇氣嗎？我的回
答恐怕是否定的，儘管我常常說不怕寂寞，不怕孤獨。我這
樣想的時候，一片斜陽穿過庭心中的棕櫚和廣玉蘭的枝枝葉
葉，碎錦似的光點射在我的身上。那兩本棕櫚和幾樹廣玉蘭
長得好高大，綠得好神氣，它們守望着這老宅深院，它們還
將一如既往地這樣一年年過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這些大
樹都被砍倒了，那會怎麼樣呢？我想，那也沒什麼，大樹只
是 「轉世」在另一種 「形式」中，用時髦的話說，那叫 「角
色轉換」。它的名字叫 「木頭」，而木頭可以製成各式各樣
的傢具雜物。正如這虞宅，原先有一個很大的花園，還有小
橋流水，花草亭榭，後來沒有了，但代之而來的是一所中學
的大型體育場……

離開虞宅時，正是暮雲四合，無端想起 「笙歌歸院落，
燈火下樓台」、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這幾句舊詩。
再一次注目這座中西合璧的虞宅，如同喝下一杯積年的陳釀
。這意味着這個下午，我在享受虞宅的寧靜、安謐與祥和，
但反過來，虞宅何嘗不是也在享受着我二三個小時的個體生
命呢。

哦，虞宅，他日有緣我當重來也。

我所在的小區有許多農民房
，因為房租便宜，聚集了大量的
民工。就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層車
庫裡，開了一家理髮店，老闆娘
是外地人，三十歲左右，她的理
髮店生意非常冷清。

有一個下雨天，我帶兒子去理了一次髮，結果發
現她的手藝很好。後來，我們理髮就定點在她店
裡了。

但我發現，這個女人有點囉嗦。每次去，她都會
說到她的女兒，從幫你洗頭開始，一直到吹頭定型完
成，整個過程就是 「她女兒如何如何」。我根本沒有
興趣聽她講她女兒的事，總是微閉着眼，似聽非聽，
等着理髮結束。

前幾天，我又在她那兒理髮。她又莫名其妙地說
起女兒來，說女兒要放假了，這樣她就又可以和女兒

一起度過兩個月的時間了。
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女人說： 「是在永

興學校。」我當時是吃了一驚，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
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實行寄宿制，每年的學費
、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
所能承受的。

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我
說，在那讀書，可要花費很多錢。女人說： 「我們夫
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還借了不少。」

我說： 「那又何必呢？」
女人說： 「你不知道，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

那，只是嘗試着去面試，結果你猜，七百多個孩子，
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名。我們夫妻一商量，決定
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

她說着說着，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

，因為女兒是她的驕傲。在這種驕傲感裡面，還有很
多的炫耀成分。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囉嗦了
，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我看到了太多為生
活所逼的外來女，她們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日上三丈
，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有的
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
尊嚴。但是，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人面前炫耀，而且
不斷地炫耀，我覺得挺好。

她在城裡沒有工作，沒有地位，沒有錢，也沒有
任何生活保障。如果有一天，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
，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

我想，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這雖
然不是那麼理智，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她的希望
，她的幸福，她的夢想。

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更值得
每個人尊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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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英國主要
宗教團體聖公會（基督教新
教）向已故生物學家查爾斯
．達爾文（一八○九至一八
八二）公開道歉，承認一百
多年前 「誤解」他提出的生
物進化論。致歉函寫道：

「查爾斯．達爾文先生，在你誕辰二百周年即
將到來之前，英國聖公會向你致歉，我們當初
對你（的理論）作出錯誤反應，誤解你且影響
其他人對你的看法。」

達爾文是十九世紀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
奠基人。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出版了震動當時學
術界的《物種起源》（一譯《物種原始》）一書
，提出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不僅說明
了物種是可變的，對生物適應性也作了正確的解
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目的論和物
種不變論。無疑，這一學說對宗教來說是個沉重
的打擊，因而遭到聖公會為首的宗教團體的嘲笑
和誣衊： 「褻瀆《聖經》」當然是條主要 「罪名
」。

由此筆者就聯想起十六年前梵蒂岡教皇為伽
里略冤案平反的事。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公開宣布為伽利略平反。他
對在場聖職人員和紅衣主教們說，一六三三年羅
馬教廷對意大利天體學家伽利略關於地球環繞太
陽運轉學說的譴責是錯誤的；當時的神學家們錯
誤地從《聖經》的字面意義出發，照本宣科地解
釋物質世界。他強調： 「永遠不要再發生另一起
伽利略事件。」

儘管據報道稱達爾文後人對聖公會的做法並
不領情，達爾文的玄孫認為，遲到百年的道歉
「沒有意義」；批評人士也稱這一舉動 「荒謬可

笑」，這些當然都是從眼前現實出發，因為達爾
文的進化論早已被世人所接受，是公認的科學真
理。但我們更應看到的是，宗教界對達爾文的公
開道歉以及對伽利略的公開平反，都是來之不易
之舉。它說明宗教界也在接受 「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不斷在修正自己對神學經典的解讀，也在與時並
進。我們應當表示歡迎。

在中國內地，由於長期以來受 「左」的思潮的影響，許多人
一直把宗教認作 「精神鴉片」，當作完全 「反科學」的東西，並
把達爾文受誣、伽利略遭懲罰等等，都作為典型例證，這當然就
不可能正確對待宗教。如今宗教界對這兩位卓越科學家進行道歉
與平反；教皇還指出以前犯錯是對《聖經》字面的 「照本宣科」
，要求今後 「永遠不要再發生」類似事件。由此可見宗教與科學
的矛盾也可以轉化，條件是宗教界也要與時俱進。

問題是我們的宗教觀也要與時俱進。某些人總用馬克思的話
來曲解宗教，其實在馬克思眼裡，宗教是人類社會存在發展的產
物，是一種自發樸素的世界觀，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並不完全
是消極的，也談不上必然反動與愚昧。今天學術界普遍認為，宗
教屬於信仰範疇，它探索的是意義世界，回答人們用理性無法解
釋的人生根本問題；它固然有虛幻的一面，但這正是由於科學尚
有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隨着科學的進步，宗教信徒也自然會跟
進，如現今他們生病也一樣會求醫用藥（至於祈禱被視作 「精神
療法」）；人類上了太空，他們知道天上並無神，因而認知 「神
在心中」……而宗教的道德功能、慈善功能、文化功能等等，仍
在積極發揮作用。

應該看到今日的宗教界也在與時俱進，以更好融入世界潮流
。在和諧社會構建中，正確對待、尊重宗教十分重要。只有相互
和睦相處，社會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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